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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语言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语言行为，语言态度的研究对语言行为和语言变化的预测及判断具有一定的价值。对字母词的态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字母词在汉语中的使用和发展变化。本文利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调查分析了字母词态度在职业、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上的差异，并进行了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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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国际交往的深化，汉语中出现了大量字母加汉字或字母单独构成的词语，如“卡拉OK”“VCD”“HSK”等，我们称之为字母词①。汉语中使用字母词虽然不是什么新现象（早在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中就有了词条“X光线”），但作为借用外来词的一种方式（过去是借音、借义、借音义，现在是直接借用西文字母之形构成外来词），如此大量大范围地引进还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对于汉语中使用字母词这一现象，有的学者持肯定态度，认为字母词简洁、表意准确、有利于和国际沟通、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有的学者则持否定态度，认为汉语中使用字母词不伦不类、破坏了汉语的纯洁和健康、应该翻译成汉字词。那么，社会群体对字母词的态度是怎样的呢？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语言行为从而导致语言的发展变化，语言态度的研究对语言行为和语言变化的预测和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语言态度是指言语共同体成员对特定的语言变体所持的态度，包括看法、情感和行为意向。对字母词的态度也会一定程度地影响字母词的使用和发展变化。为此，笔者作了一项对字母词态度的调查，旨在探讨社会群体对字母词的倾向性看法，为汉语中字母词的规范和使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二 研究方案的设计与执行情况

2.1字母词态度的测量方法设计

字母词态度，本文指社会群体对汉语中使用字母词的看法。调查②分为两部分：字母词总态度调查和具体指标调查。

字母词总态度分为三个等级进行测量：（1）反对，（2）中立，（3）支持。三个等级较为抽象，被调查者有时不易做出判断，为了更准确地了解社会群体对汉语中使用字母词的倾向性看法，同时为了探索“支持”或“反对”字母词的具体原因，笔者又设计了9项具体指标来补充和验证总态度及探索总态度形成的原因。9项具体指标是：①字母词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②字母词既不像汉语又不像英语，不伦不类；③字母词应该翻译成汉字词；④字母词是大势所趋，挡也挡不住；⑤字母词简洁，书写方便；⑥字母词醒目；⑦字母词有利于表达；⑧字母词便于和国际沟通；⑨您的其他感觉。指标⑨是开放性的问题，让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看法自由填写。这些具体指标形成了一个量表，其中有正面问题也有反面问题（④⑤⑥⑦⑧为正面问题，①②③为反面问题），测量时作为多选题执行。
 2.2调查对象的选择设计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职业、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变量往往对语言态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字母词态度方面，为了探究哪些因素有较大的影响，哪些因素影响较弱，需要在不同群体组间进行比较。本研究试图探究的两个方面主要是：（1）职业变量的影响，即职业对字母词态度的影响及不同职业群体字母词态度的差异；（2）教育程度、年龄及性别变量的影响，即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对字母词态度的影响及不同群体字母词态度的差异。

由于字母词大多是先出现在专业领域而后又进入一般生活领域，并且出现的时间不长，所以调查对象定位在对字母词有较多接触的职业人员。我们根据职业把调查对象分为5类：学生、政府管理人员、教师、信息技术人员、媒体采编人员；然后在各类中根据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变量组合出各小类，再根据比例确定所抽人数。

 “学生”实际上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社会身份，但“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思想活跃、对新生事物比较敏感，毕业后将走向各种工作岗位，他们的态度代表着一定的社会趋势，因此作为独立的一类调查对象。

本研究特别注意了信息技术人员和媒体采编人员，因为他们与字母词打交道较多，探讨他们的字母词态度与一般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可以预测字母词的发展趋势。

由于字母词涉及到大量英文缩写词，需要被调查者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我们把研究对象的教育程度定位在大专或本科，此学历在目前属中等学历，各种职业中都较容易找到，代表着社会的一般水平（为了控制职业的交叉影响，我们在教育程度的横向对比时又特别增加了“初中或以下”、“高中或中专”两个文化层次）。

2.3抽样与调查方法的设计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和调查实施的可能性，抽样方法采用了配额判断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样本选择方法。最终执行结果样本（272个）分布如下（括弧内为所占比例）：

职业：学生62人（22.8％），政府管理人员67人（24.6％），教师98人（36.0％），信息技术人员23人（8.5％），媒体采编人员22人（8.1％）。

教育程度：初中或以下22人（8.1％），高中或中专23人（8.5％），大专或本科227人（83.4％）。

性别：男142人（52.2％），女130（47.8％）。

年龄：18－25岁83人（30.5％），26－35岁141人（51.8％），36－45岁24人（8.8％），46岁以上24人（8.8％）。
由于经费、人力、时间等原因，调查地点选在了课题组大部分成员所在地——山东省潍坊市，一个中等发达省份的中等发达城市，代表着中等水平。

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方式。问卷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字母词态度的调查；第二部分是被调查者的个人背景材料。把背景材料放在最后而不是开头，是为了减少因填写背景材料造成的心理影响对字母词态度的干扰，使前面的答题更真实一些。考虑到被调查者可以自行填写问卷，所以采用访问员面访调查与自行填写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实际执行结果是，在所调查的272个样本中，15%是通过面访得到的。我们检验了面访调查和问卷调查的结果，发现两者是一致的，说明两种调查的可信度均较高。

2.4实际执行情况
正式调查之前先进行了预调查，发现问卷存在的问题后及时作了调整。

本调查开始于2004年2月，5月初结束，历时3个多月。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问卷293份，问卷回收率为97.67%。在回收的问卷中有21份问卷因背景资料不全等原因无法进行统计，作为废卷处理，这样共得到可用问卷272份，有效问卷率为92.83%。数据统计采用统计软件SPSS10.0版进行处理。

三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字母词总体调查结果与分析
3.1.1字母词总态度的调查结果
大多数人赞成使用字母词，少数人表示反对。全部被调查者中“支持”的有163人，占59.9% ；持“中立”态度的有63人，占23.2%；“反对”汉语中使用字母词的有46人，占16.9%。就所调查人群而言，字母词的支持率还是比较高的，以上数据说明字母词在汉语中的使用是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的，对汉语中使用字母词真正反感的人并不多。
人们之所以能够接受字母词，原因是多方面的：（1）中国单一的社会结构正向多元化发展，社会文化也逐渐走向多元化，这种变化投射到观念层面上，表现为人们的社会心态更加开放和具有包容性，对外来文化、外来语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强，对直接使用字母的借形词的承受力和容忍度也明显增强。（2）字母词具有国际化的特点，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使用，非西文字母文字体系的日文、韩文也在使用字母词，字母词在一定程度上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沟通。（3）有些字母词找不到合适的意译词或音译词，如把“CT”译成“计算机X射线断层摄影”译名太长。字母词在表达上最大的优势就是简洁和表意准确。（4）字母词还具有外来的新异色彩，求新求异求变的社会心理会促使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支持使用字母词。（5）字母词还有一定的修辞作用，可以用来表达委婉的语义，如用“WC”代替“厕所”就淡化了某种不雅色彩。（6）英语热也会影响到字母词的态度。人们的英语水平不断提高，对英语的态度也更为积极。这些因素都会使字母词的支持率上升。

3.1.2各具体指标的测量结果
对字母词的正面态度的认同度普遍较高，反面态度的认同度普遍较低。161人（次）认为“字母词简洁，书写方便”，占59.2%；155人（次）认为“字母词便于和国际沟通”，占57%；97人（次）认为“字母词醒目”和“字母词有利于表达”，各占35.7%；83人（次）认为“字母词是大势所趋，挡也挡不住”，占30.5%。认为“字母词应该翻译成汉字词”的只有47人（次），占17.3%；认为“字母词破坏了汉语的纯洁”的只有37人（次），占13.6%；认为“字母词既不像汉语又不像英语，不伦不类”的只有39人（次），占14.3%。③
对开放性指标“您的其他感觉”的回答最多的是“顺其自然”，其次是“不能滥用字母词”，另外还有“字母词不利于理解”、“字母词有增多的趋势”、“偏僻的要少用，最好注明汉语的意思”、“字母词不会对汉语造成太大破坏”、“日语有汉字也有字母，汉语也可以”、“让人难于识别，云里雾里”等不同意见。同样是支持的较多，反对的较少。但具体指标的填写也反映出字母词使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字母词在汉语中的存在和发展。     

在具体指标与总态度的相关分析上，在正面态度方面，“字母词简洁，书写方便” 指标最为敏感；而在反面态度方面，“字母词既不像英语又不像汉语，不伦不类”、“字母词破坏了汉语的纯洁”两个指标最为敏感。

为了探索“支持”或“反对”字母词的主要原因及具体指标与总态度的相关度，笔者对“具体指标”与字母词总态度进行了相关分析，根据皮尔逊相关系数五级判断标准，0.02—0.04为低度相关，0.40—0.70为中度相关。④结果表明，指标①②③与字母词总态度中度负相关（相关系数见表1），即越认可这3项指标就越反对字母词；指标④⑤⑥⑦⑧与字母词总态度中度或低度正相关，即越认可这5项就越支持字母词。可见，具体指标的测量与字母词总态度的测量结果是一致的。积极态度与正面指标相吻合，否定态度与反面指标相吻合。
表1对字母词总体态度与各具体态度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 

	具体指标 * 总态度
	 相关系数
	P值（双尾）

	①字母词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
	-0.541* 
	0.000 

	②字母词既不像英语又不像汉语，不伦不类
	-0.550* 
	0.000

	③字母词应该翻译成汉字词
	-0.454* 
	0.000

	④字母词是大势所趋，挡也挡不住
	0.236* 
	0.000

	⑤字母词简洁，书写方便
	0.513* 
	0.000

	⑥字母词醒目
	0.346* 
	0.000

	⑦字母词有利于表达
	0.376* 
	0.000

	⑧字母词便于和国际沟通
	0.258* 
	0.000


 *p在0.01水平上有显著性（双尾）。
正面态度方面，指标⑤最为敏感；在反面态度方面，指标①②最为敏感。从相关系数的数值来分析，以上三个指标与总态度的相关系数都大于0.5，说明这三个指标比其他指标对总态度的预测力更强更敏感一些。而这三项指标也分别是支持或反对使用字母词的最主要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即使反对字母词的人对指标⑧的支持率也较高，也就是说反对字母词的人也认为“字母词便于和国际沟通”，可见“便于和国际沟通”是普遍公认的字母词的特点。

3.2不同群体字母词态度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3.2.1不同职业群体
表2 不同职业群体的字母词态度

	

	学生
	政府管理人员
	教师
	信息技术人员
	媒体采编人员

	支持
	61.3%
	62.7%
	56.1%
	82.6%
	40.9%

	无所谓
	22.6%
	19.4%
	25.5%
	17.4%
	31.8%

	反对
	16.1%
	17.9%
	18.4%
	0.0%
	27.3%


表2表明“信息技术人员”与“媒体采编人员”以及“政府管理人员、学生、教师”分别构成三个不同的群体，即字母词专业领域群体、字母词传播群体和字母词一般使用群体，他们的字母词态度是有差异的，信息技术人员群体对字母词的支持率最高，而媒体采编人员群体字母词的支持率最低；学生与教师群体的支持率居中。
信息技术人员群体的支持率最高，达到了82.6%，明显高于其他群体，而反对率则为0。信息技术人员群体字母词支持率高和我们的假设是一致的。但出乎意料的是，此群体中竟然没有人反对字母词，出现了字母词“零反对率”现象，除“无所谓”者外全部“支持”字母词，且“无所谓”者也是所有中立者中最少的。这主要是因为50%以上⑤的字母词来自于信息科技领域，信息技术人员群体认识字母词最多，因此对他们而言，多数字母词的内部形式是明确的；另外，字母词中80%以上的是英文缩略语，信息技术领域绝大部分信息来自英文世界，且经常需要与国外进行即时的信息沟通，翻译既慢有时又不太准确，字母词可以及时准确地与国外对接；再有，信息技术人员一般收入较高、流动性较大、思想观念比较开放。同时信息技术人员的英语水平一般都很高，对英语的态度一般也很积极。

媒体采编人员群体的支持率最低，为40.9%，反对率却最高，达到了27.3%，这和我们的假设有出入。一般认为字母词通过大众传媒向社会各层受众传播，大众传媒是字母词流播的主要渠道，传媒采编人员是除专业人员以外最早接触字母词的群体，也是认识字母词较多的群体，他们对字母词并不陌生，字母词在媒体采编人员群体中应有较高的支持率。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此群体是字母词支持率最低的，究其原因，媒体采编人员虽然接触字母词较多，字母词知晓率也较高，但笔者从随访中得知，他们接触字母词不像一般读者那样只是简单地了解，而是准确理解字母词甚至清楚字母词的来源后才可以准确使用，而一些形体相近的字母词更为编排、校对带来麻烦。字母词的最大弱点——内部形式不明——带来的不便，媒体采编人员体会最深。另外，该群体有着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语言规范意识，担心字母词的过多使用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这些因素都使该群体对字母词的支持率不会太高。

政府管理人员、学生、教师作为一般使用群体，字母词的支持率都超过了半数。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大群体中，政府管理人员的支持率是最高的，达到了62.7%，反对率只有17.9%。该群体字母词的知晓率是最低的，但他们作为政府管理干部，比较关心社会的方方面面，接触媒体量大面广，而且越来越知识化、学历也在逐渐提高，视野较广阔，因此他们对于字母词有较高的支持率。

教师群体一向被认为是较保守谨慎的群体，该群体在字母词态度上也表现得较为持重，是除媒体采编人员群体外支持率最低（56.1%）、反对率最高的(18.4%)。这主要是和教师群体的语言规范意识及社会责任感有关。教师群体担负着传授知识和培养教育下一代的社会重任，他们都有着强烈的维护语言现有规范的意识，不太喜欢语言上的“突破”，同时也担心字母词的较多使用会对汉语言文字造成冲击。另外，字母词本身的弱点及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也影响了教师群体的字母词态度。

学生群体思想最为开放，对新事物最为敏感，最容易接受新事物，也最喜欢求新求异求变，而字母词恰恰具有明显的外来的新异色彩；近几年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使他们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字母词。另外，他们都是在校生，英语水平一般也较高，因此他们应该是字母词的高支持率群体。但这次调查却发现，学生群体在对待字母词问题上表现却较为保守，支持率低于政府管理人员群体，为61.3%，“中立”者占22.6%，仅比一向谨慎的教师群体支持率高出五个百分点。这种现象值得深思。学生群体作为对字母词较为敏感的一般使用群体，字母词的支持率较为保守、中立者较多，可能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即语言文字本身的原因，下文还要论及。

3.2.2不同教育程度群体
教育程度也是构成社会阶层的重要指标。测量结果表明，“初中或以下”对字母词的支持率为8.08% ，“高中或中专”为8.45%，“大专或本科”为83.45%。由于样本所限，不能说文化程度越高字母词支持率越高，但可以肯定的是，“大专或本科”与低教育程度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分界，高于此学历与低于此学历，字母词的支持率会有较大差异。这应该与职业有关，因为信息技术人员群体皆为“大专和本科”教育程度。
3.2.3不同年龄段群体
年龄也是影响语言变异的因素。测量结果表明，“18~25岁”对字母词的支持率为30.51%，“26~35岁”为51.47% ，“36~45岁”为9.19% ，“46岁以上”为8.82%。“26~35岁”年龄段字母词的支持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也应该和职业因素有关，因为信息技术人员群体皆为此年龄段。
3.2.4不同性别群体
性别差异是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变异经常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测量结果表明，男性对字母词的支持率为52.57% ，女性为47.42%。男性略高于女性，但差别不大。

3.3字母词态度与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因素的相关分析
表3字母词总态度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n=272）

	其他变量 * 总态度
	 相关系数
	 P值（双尾）

	教育程度
	-0.082
	0.180

	年龄段
	-0.143*
	0.018

	性别**
	-0.035
	0.562


*p在0.05水平上有显著性（双尾）。        **性别使用“0-1”变量进行相关分析。

文化程度与字母词态度是否密切相关？是否文化程度越高字母词支持率越高呢？统计数据表明，文化程度与字母词态度相关系数为0.015，P=0.807>0.05，二者不相关，因此并非文化程度越高字母词支持率越高。

年龄与字母词态度是否密切相关？是否年龄越大字母词反对率越高？统计数据表明，年龄与字母词态度相关系数-0.121，P=0.047<0.05，根据相关系数五级标准，0.1—0.2为微度相关，二者微度负相关，即年龄越大可能越反对字母词。

性别与字母词态度是否密切相关？男性是否比女性更支持字母词，或相反？统计数据表明，性别与字母词态度相关系数为-0.034，P=0.581>0.05，二者不相关，男性不比女性更支持字母词。 
可见，教育程度和性别都对字母词态度没有影响，年龄因素的影响也非常微弱。字母词的态度主要和职业有关，职业是影响字母词态度的主要因素。

3.4影响字母词态度的语言文字因素

字母词态度的差异不仅和使用群体的特点有关，还和语言文字本身即字母词本身的特点及字母词的使用有关。指标⑨“您的其他感觉”的回答最多的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反映了人们语言观念的深刻变化，对字母词这种新的语言现象，多数人认为不要有太多的指责，让其自由发展。“日语有汉字也有字母，汉语也可以”，则从理论上说明汉字体系是可以接受字母词的，“汉字”和“字母”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体。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人们心态的开放和认识的提高。
有些开放性指标反映出字母词本身的弱点。比如“字母词不利于理解”指从字面上看不出字母词的意思；“让人难于识别，云里雾里”是说形体相近的字母词难于区分、容易混淆，比如CXO（Chief X Officer的缩写，指网络公司领导层。X代表不定指的人）系列：CAO（首席行政官）、CBO（首席商务官）、CDO（首席外交官）、CEO（首席执行官）、CFO（首席财务官）、CGO（首席政务官）、CLO（首席律师）、CNO（首席谈判官）、COO（首席运营官）等等。根本原因在于字母词内部形式不明（多数人搞不清字母词中的每个字母是由何词缩略而来、代表什么意义）或没有内部形式，字母不能给词义任何提示，人们不能通过字母推测字母词的意义，这与汉字词明显不同。
有些开放性指标的填写反映出字母词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比如“不能滥用字母词”反映出字母词有滥用的趋势，目前的确存在着一些并非非用字母词的地方却用了字母词的现象，舍弃已有的音译词或意译词而用字母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偏僻的要少用，最好注明汉语的意思”意指有些字母词专业性太强，使用时又不加汉字注释，严重地影响了阅读和理解。
字母词本身存在的弱点和使用中的一些问题都会影响到人们的语言态度以及字母词在汉语中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学生”作为最喜欢求新求异求变的群体，在对待字母词的态度上表现得较为保守的原因。
四 结论 
就所调查人群而言，大多数人支持使用字母词，少数人持反对意见。职业是影响字母词态度的主要因素，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因素与字母词态度的关系不大。人们支持使用字母词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字母词简洁，书写方便”；反对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字母词既不像英语又不像汉语，不伦不类”、“字母词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

对使用字母词的支持率较高，说明近年来人们的心态是开放的，乐于接受外来的新事物、新概念，包括外来词语。但是，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字母词并不意味着所有字母词都会进入汉语，也并不意味着人们会使用所有字母词。字母词能否在汉语中存留下来既与字母词态度等因素有关，也与汉语言文字结构系统本身有关。随着人们更频繁地接触和使用字母词，字母词的知晓率会逐渐提高，对使用字母词的支持率也有可能进一步提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本调查没能在所设计的所有群体中都进行严格的随机抽样并加以充分的比较分析，所以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附注

1 这里包括“语”，实际应为“字母词语”，为简单起见称为“字母词”。

2 为了避免被调查者在对字母词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就给出字母词的态度，本调查与“字母词知晓度的调查”同时进行，执行时放在“知晓度调查”之后。 

3 因为字母词态度具体指标的测量是多选题，所以累计总数超过所有被调查人总数（272人）。

4 参见祝畹瑾（1992）第85页。

5 笔者对《现代汉语词典》（2002增订本）所附142个字母词进行了统计，发现50%以上的字母词来自信息科技领域，80%以上的字母词来自于英文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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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igation of the Attitudes towards Alphabetic Words in Chinese
Abstract  Language attitude may influence people’s language behavior and the study on it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prediction and judgment of language behavior and language change.   This paper make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people’s attitude towards alphabetic words and shows how their attitudes to alphabetic words va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career, gender, age and education. Also, a correlational analysis is made about the influence of these factors on people’s attitudes to alphabetic words. This research discovers that different communities hol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alphabetic words. 
to attitudes ofalysis is c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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